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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与满剌加
个世界文明互动中也的和平囉起>

Zheng He and Melaka:
The Peacefiil Rise of a Major Centre ofCivilization

万明
(WAN Ming)

摘要

明朝与满剌加的关系，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上光辉灿趋的一页。送
是历史上中马友好关系建立并获得双赢的范例，与郑和下西洋有着密切联
系。本文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论述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鹏起的关
系，探讨满剌加送一世界文明互动中屯、在15世纪迅速和平顺起的轨迹。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Melaka marks a proud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Sino-Malaysia ties. This historical example of friendly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ntact between two countries was inseparable from Zheng He's voyag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Zheng He's voyages and the emergence of
Melak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and traces the path in
也e rise ofMelaka as a major centre ofcivilizatio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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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与满剌加的关系，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关系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和平发展穿越时代，历久而弥新。这一历史上中马友好关系建立并获得双

赢的范例，与郑和下西洋有着密切联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

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论述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顺起的关系，追寻
满剌加这一世界文明互动中必在15世纪迅速和平顺起的轨迹。应该说明

的是，往中外学术界对满剌加的兴起，都是(国际贸易中如或者商业贸

易中转地来评价的，本文采用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必的概念，是从人类文明

史的进程来考虑的。我们认为，任何商品都是文明的体现，贸易物品本身

具有文明的重要内涵，是文明的载体，就此意义而言，人类文明互动的重

要内容是什么？就是人们物质需求下不同文明间的不断对话与交流，这种

对话与交流，构成了一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

一、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与明满关系的建立

满刺加，是明朝时对马六甲的译名。明朝洪武年间，在明朝交往的海

外"兰十国中"，尚没有满刺加出现。英国东南亚史家D‘G‘E•霍尔认为，

关于这个城市建立的年代，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指出1292年马可•波

罗（Marco Polo)、1323年鄂多立克（Odoric)、1345-1346年伊本•己图塔

(Ibn Battuta) 及1365年的〈</11哇史颂》都没有提到这个地方，这一事
实不利于满剌加于1400年前业已建立的观点，并引用卢排尔的研究，说

明这座城市是由拜里迷苏剌(Parameswara)建立的，这种观点已普遍为人

们所接受（D.G’E•霍尔 1982: 260-261)。

满剌加首次见于中国史籍记载，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当时
永乐帝派遣内官尹庆"贵诏往谕满刺加、柯枝诸国，赐其国王罗销金帐幢

及伞，并金织文绮、彩絹有差"（李时勉等1962a，卷24)。从郷实录》
的记载来看，永乐兰年（1405年）九月，尚称"满剌加苗长拜里迷苏剌"
遣使随尹庆来朝贡。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记载，满剌加"此处旧不称

国，因海有五帕之名耳，遂名曰五蜗。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遅

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马欢1935: 22)。因此，拜里

迷苏剌当时是作为亩长身份遣使，而明朝随后即"封为国王，给印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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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勉等1962a，卷46)，正如王慶武先生所指出的："马六甲是接受永
乐皇帝碑铭的第一个海外国家，这一事实是突出的"（王康武1987: 88) 0

这种迹象表明，当时永乐皇帝可能已经了解到满剌加作为直接通往西洋要
冲之地的重要性，这是明朝采取正式承认满剌加国政权，使苗长拜里迷苏
剌的权威身份合法化，并将满剌加纳人明朝朝贡体系的开端。

然而，往中外学者一般认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与满刺加没有发生

直接关系。中国与满剌加关系的开始建立，是由尹庆完成的。尹庆出使满

剌加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明实录》记载，永乐兰年(1405

年）九月，尹庆使团返回，并带有满剌加使臣第一次来华，而在此前，这
一年六月，永乐帝已下诏派遣巧和第一次下西洋（李时勉等1962a，卷

43)，因此二者之间似乎联系不上。况且曾经跟随下西洋的马欢、费信的

著述中都明确记载了："永乐屯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邦和等，统费诏

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马欢
19%: 22)。这里所云永乐屯年是1409年，已值郑和第兰次下西洋时，值

得注意的是，记载中迟至此时拜里迷苏剌仍称"头目"，与4年前《明实

录》的记载显然不能相合，而在兰年十月永乐帝亲赐满剌加国的《镇国山

碑铭》，似乎也不可能在4年后才由郑和捧蛋满剌加。但是，适然学术界
早已注意到出现两次赐印册封的歧出现象，却一直没有给合理解释。

从史料的性质来看，《明太宗实录》是官方权威记述，于宣德元年
(1425年）敕修，宣德五年（1430年）正月成书（李时勉等1962a)，是在

第屯次下西洋前已经成书，在时间上不应有误。对此，还有一部明朝官方

重要史籍可为佐证。《正德大明会典•满剌加国》记载："永乐兰年，遣

使奉金叶表来朝贡，诏封为国王，给印及诘……御制碑文赐之。九年，国

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朝贡"，（徐淳等1989,卷98)1。那么，
问题是否出在马欢等人著作呢？我们知道马欢是从第四次下西洋才跟随郑

和出航的，对于前此的事件，他并不一定确切了解，因为他不是亲历者；
而费信虽是在第兰次也就是永乐亡年的那次开始随同下西样，但他不是使
团高层官员，对于前此的事件也不一定了解。他们的著作由于亲历者的身
份价值倍增，但在册封问题上，我们为他们的亲历者身份所迷，致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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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下西洋事迹也归于亲历范围了，由此疏忽，一直把他们的记述作为第

一手资料引用。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对而言，《明实录》毕竟在

明前期社会上不可能见到和传播，马欢、费信的著作则在社会上流传，极

大地影响了此后有明一代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因此后来的史籍大都采用

此说是不稀奇的。我们认为，不能据此否定《明实录》，实际上很可能是

马欢等人记述的时间有误。

接下来的重要问题是，马欢记录的内容，即由郑和作为正使，费诏赐

印，"建碑封城"是否有可能呢？我们知道，关于邦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

发时间史载阀如，现在惟一知道的是第4：次下西弹的具体时间表。《明宣

宗实录》宣德五年六月载："遣太監郑和等贵诏往谕诸番国"（李时勉等

1962b,卷67)。按照记载这次下西洋详细日期的祝允明《前闻记》所云，

郑和出发的时间却是在"宣德五年闺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肛"（祝允明

1617)，实际已是次年年初。此推测，同为前一年六月下诏，出发却迟

至次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或许也有相同的时间表，那么就不存在他与满

剌加国使臣擦肩而过的问题，也就有着由郑和作为正使，费诏赐印，"建

碑封城"于满剌加的可能性。更何况中国史籍中没有满剌加首次派来使臣

回国的记录，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们可能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队带回国

的。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船队前往西洋，马六甲海峡是必经之地，所

VA,从第一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就与满剌加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总之，我们知道满剌加王国创立于公元15世纪初，满剌加建园者为

拜里迷苏剌。明朝于永乐初年与满剌加国建立关系，邦和第一次下西洋之

时，也就是明朝对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身份地位确认的开始。此后，郑

和走下西洋，满剌加对于郑和远航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从此两国友好关

系建立起来。据中国史籍记载，在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年）

间，满剌加王国的使臣来华访问达15次之多，加上国王5次亲自前来中
園。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永乐九年（1411年），拜里迷苏剌国王亲率王妃、

王子和陪臣540多人到明朝访问（李时勉等1962a，卷117)。而明朝"又

赐造完大化，令其乘驾归国守止"（巩珍1961: 17)。这些有关两国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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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佳话盛传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后的宣德八年（1433年），

满剌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访问中巧，受到盛情接待，他在中国逗留时间长

达一年半之久。适逢明宣宗逝世，英宗即位，敕谕满剌加园王云："王在

先朝躬来朝贡，已悉尔诚。朕禍承大统，小大庶务悉遵祖宗成宪，今已敕

广东都司、布政使司，厚具鷹巧，驾大八権船送国王还国，并遣古里、真

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同回。王宜加意抚恤，差人分送各国，不致失所，庶

副朕柔远之意"。（柯潜等19的，卷4)这段话的表明是有深意的。我们

知道，郑和下西洋每次必到古里罔，那里不仅是前兰次下西洋的目的地，
而且最初下西洋所谓的西洋，有着具体所指，就是去印度古里一带。然

而，下西洋刚刚结束，从明朝皇帝敕谕中清楚透露的信息，已是满剌加罔

的凸显。大八稽船主要是送满剌加国王还国，古里国等十一国使臣是"附

载同回"，这里无疑表现出明朝与满剌加国极为密切的关系，和满剌加围

王与众不同的身份和特殊地位。

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满之间由不了解到友好结盟，关系发

展迅速，其中的奥秘，是双方都看清了罔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能够互

相信任，最终产生了双赢的结果。明朝扶持满剌加建罔，除了颁诏封王礼

仪层面之外，派遣郑和下西洋，开通海道，使商路畅达，对满剌加的兴起

意义极为重大；满剌加扼中罔与西方的海上航道之要冲，是中罔到西洋的

必经之地，郑和^^下西洋，扩大的明朝官方朝贡贸易活动依托满剌加，频

繁进行了近30年，这30年，也正是满剌加繁荣商业贸易，迅速幡起的时

间段。巧和下西洋进行中，满剌加逐渐形成一个繁盛的贸易中心，发展到

下西洋后，满剌加更上升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互动中必，兴盛持

续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才被打断。

文明互动中必的形成

比较郑和下西洋前后，明满友好关系建立的重要意义相当大程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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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贸关系上，二者是一个相辅相成或者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邦和频繁

下西洋的过程中，不仅开通了海道，使得海道清宁，也使商道大开，随之

而来的是满剌加越来越繁荣的商业贸易发展，结果不仅出现了新的贸易集
散地，而且在东南亚卿起了一个繁盛的世界文明互动中必。如果我们对郑

和下西洋前后的史籍记载加较，将发现送一世界文明互动中私发展形

成的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远航船队实际上是一支规模巨大的官方国际贸易

商队，在船队所到之地进行了频繁的贸易活动。郑和在海外的活动，交换

方式有着互惠和市场交换两种。在物品交换方式上具有互惠性质的朝贵贸

易，使满剌加获得大量价值丰厚的中国商品；此外市场交易性质的商业贸

易活动，也给满剌加带来无法估量的贸易机遇。因此，郑和下西洋进行的

规模庞大的贸易活动，为东西方交往海路的兴盛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

满剌加形成繁盛的贸易中必地铺平了道路。

王糜武先生指出，"在1403年10月前，中国朝廷对马六甲是一无
所知的"，他认为，"可能是来自南印度的一些穆斯林商人使明廷相信马

六甲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必"（王慶武1987: 85)。我们注意到，明朝得

到满剌加的消息是从穆斯林商人那里，这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从中外历

史记录我们了解到，在下西洋开始时，那里"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必"尚不

存在（理查德•温斯泰德1974: 79-80) 0法国学者戈值斯根据拜里迷苏刺

在马来群岛的活动，推测他在满剌加形成聚落出现在十五世纪头两年
(Coedes 1948: 409)。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在1512年，也即葡萄牙人占据

满剌加一年[后，葡萄牙商馆秘书和会计师身份到达那里，他撰写的

炼方记）(The Suma Oriental ofTomePires) 一书，是西方关于满剌加最

重要的记述之一。皮雷斯说：当拜里迷苏剌来到那里后，"人们开始从阿

鲁和其他地方汇集而来，在他来到满剌加兰年[后，那里的居民达到2000

人……而在拜里迷苏剌逝世、其子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尔•沙继位时，满剌
加的居民增加到了 6000人"（Cortesao 1944: 238)。

跟随巧和第四次下西洋的马欢，记述当时满剌加地理生态环境和人们
生存状态是这样的："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漓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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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潮热暮寒，田瘦谷薄，人少耕种"。"人多W渔为业，用独木劉舟泛

海取渔"（马欢1935: 22-23)。"人少耕种"和"人多渔为业"，说明

那里居民靠海为生，而渔业为主。同时，马欢也记述了那里的商贸状
况："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过人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桥，上造

桥亭二十余间，诸物买卖俱在其上"（马欢1935: 23)。美国学者惠特利

的研究表明，横跨在满剌加河上的桥梁，在早年时期有双重的作用：一面

联系居于河南河北的市民，一面构成主要的市场。此外有一座客找和若干

受特别保护的仓库，专供外国商人使用。他认为在当地人口中，马来人一

直占最多数。但从极早的年代开始，外国商贾已经居住在这个市镇里了，

并且认为"满剌加之成为贸易港，是靠人工建立起来，而不是发展而成

的"（保罗•惠特利1989: 73) 0这一点他说得不全对，因为满剌加之成为

贸易自由港，依靠的是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一方面是满剌加与中罔建
立友好关系，摆脱遣罗的控制，依靠自身发展条件，积极开拓商业贸易，

逐渐发展形成商业贸易中必；另一方面也是郑和下西洋长达近30年的下

西洋远距离贸易活动，将满剌加作为规模庞大船队的贸易货物集散地，引

动区域贸易活动极大活跃的结果。

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是，郑和船队出航的大船称为宝船，顾名思义，

是出洋取"宝"的，而曾经在明朝宫中上演的〈俸天命兰宝下西洋》杂剧

内府钞本中，更是明白无误地将出航目的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和番"和

"取宝"（佚名1958) 0巧和4：次率领庞大的船队，满载着深受海外各罔喜

爱与欢迎的续缉、纱罗、彩帛、锦绮、瓷器、药材、铁器、铜钱等物品，

航行于南海和印度洋的波涛万顷之中，这一蔚为可观的海上活动，将明代

中因与海外各闻的友好贸易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郑和船队所至，大都是当时各罔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每到一地，他

首先向当地罔王或亩长宣读皇帝诏谕和进行朝贡贸易，随后即用宝船所载

各种货物在当地进行互市交易。这种通过贡赐及互市方式进行的贸易，是

建立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的。关于郑和一行所进行的大量海外贸

易活动，在〈編涯胜览》、《星磋胜览》、〈烟洋番国志》等书中有不少记

载，现择要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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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磁盘碗等品，纪丝

续絹、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马欢1935: 6)。

遣罗："国之西北去二百余里，有一市镇名上水，可通云南后口。此

处有番人五、六百家，诸色番货皆有卖者。红马厮肯的石，此处多有卖

者，此石在红雅姑肩下，明净如石權子一般。中国宝船到遣罗，亦用小船
去做买卖"（马欢1935: 21)。

满剌加："各化并聚，又分帥次前后诸番买卖后，忽鲁漠斯等各国
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屯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

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储，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卿回还"（巩珍
1961: 16-17)。

那孤儿："一山产硫黄，我朝海船驻扎苏口答腊，差人于其山采取硫

黄。货用段帛、磁器之属"（费信1617)。

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廢香、销金紀丝、烧珠之类，则
用铜钱买易"（马欢1935: 15)。

锡兰："王(金为钱，通行使用，每钱一个，重官砰一分六厘。中

国靡香、紅丝、色绍、青磁盘碗、铜钱、棒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
易"（马欢 1935: 37)。

柯枝："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

类，候中国宝石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马欢1935: 41)。

古里："王有大头目二人掌管国事……此二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

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

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

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

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

二兰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

未纳几计算，该还忿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马欢
1935： 44-46)。

溜山："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国，收买龙诞香、挪子等物"（马
欢 193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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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法儿："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

乳香、血竭、芦蒼、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整）子之类，来换易

绿丝、磁器等物"（马欢1W5: 53-54) 0

阿丹："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买易。在彼买得重

二钱许大块帽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

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巧、蓄薇露、臘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

鸡、白鸠之类而还"（马欢1935: 55-56)。

天方："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巧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

赐，分卿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见本国差人到彼，就选差通事等走人，

费带靡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

麟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马欢1935; 71-72)。

此外，婚嗟胜览•前集》对于郑和船队分到的国家和地区，"货
用……-的方式，记录了W中国丝纲、磁器等物在当地进行交易的情况。

如在苏口答剌、龙牙犀角、交栏山、小巧喃、榜葛剌、忽鲁漠斯、剌撒等

国及地区，所至多有。

郑和远洋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马

格里兹在他的〈傕程志》的希吉来历835年（宣德屯年），记述了巧和第
^:次远航船队的数艘船到达印度海岸，其中两艘到达阿丹港时，"由于也

口情况混乱，他们的（载来的）陶器、丝纲、廢香等商品无法进行交易。

因此，那两艘戎克的首领便向麦加的埃米尔希拉夫、伯拉克特•本•哈桑•

本•艾兰和秩达的纳兹尔、沙特T•易h拉欣•本•姆拉呈递了书信，要求准

许他们前往秩达。于是，伯拉克特和沙特T二人便请求（马穆鲁克朝）苏
丹（巴鲁±贝）俯允，并说，他们（支那船）到来时将会获得很大的利

润。因此苏丹回答说，让他们来航，并殷勤地接待他们"（家岛彦一
1985: 55)。伊本•哈吉•阿斯格兰接下去做了记述："希吉来历835年，

数艘支那戎克船载着不计其数的奢侈品到达麦加，并在麦加卖掉了那些货
物"（家岛彦一 1985: 56)。

郑和开始第一次下西洋后，郑和船队是明朝官方派出的大规模国际

贸易商队，而中国——满剌加——古里，是韦下西洋的主导航线。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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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中国到印度古里的海上商路，郑和每次必经满剌加。因为远离中国大

陆，航行在海上的中国船队需要一个前往西洋的中间站，而这个中间站就

选在了满剌加。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信任同时也赢得了满剌加国王的信

任，因此他同意郑和在满剌加设立仓库。《漏涯胜览》记载："凡中国宝
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口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

栅，如小城，益造库藏仓魔，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
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马欢
1935： 25) 0这里清楚表明，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抓住时机，与中国保

持尽可能紧密的联系，这个新兴国家同意郑和在其国±上建立官场，存放

货物，为郑和船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外府，这使郑和船队可^>1安全航行到

印度和西亚、东非等地。更重要的是，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

行贸易，最后都要汇合在满剌加，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在巧和船队近

30年往返过程中，很快满剌加就超过了苏口答腊等地的港口，在中国和印

度、西亚之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贸易中转地，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霍尔指出："人们曾经描述马六甲说，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业城
市，而是在贸易季节中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

—个大集市"（D •G • E •霍尔1982: 267)。皮雷斯描述了葡萄牙人在16世

纪初所见满剌加繁盛的商业贸易景象，认为由于马六甲的广大及其所获利

润之多，人们根本无法估计它的价值。他记述说："马六甲有4个沙班达

尔，他们是市政官员。由他们负责接待船长们，每条船舶都在他们的权限

之下听从安排……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沙班达尔负责从古吉拉特来的船舶。

另一个负责管理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孟加拉、勃固和帕塞来的商人。第S

个负责管理从爪哇、马鲁古群岛和斑达群岛、巨港和呂宋等地来的商人。

第四个负责管理来自中国、占城等地来的商人。每个商人带着货物或者商

品信息来到马六甲，需要向沙班达尔申请进人他的国家"（Cortesao 1944:

265)。

满刺加是作为自由贸易港面貌出现的。皮雷斯告诉我们，当时到满剌

加进行贸易的人们，是从极为广泛的地方汇聚来的：有来自开罗、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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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了、阿比西尼亚的伊斯兰教徒，基卢瓦、马林迪、忽鲁漠斯、帕塞、鲁

迷、突厥人，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古吉拉特人，果阿人，马拉己尔人，从
乌里舍、锡兰、榜葛剌、细甸阿拉干山，勃固来的，有遅罗人、吉打人，

马来人，彭亨人，北大年人，柬墙寨人，占城人，印度支那人，中国人，
文莱人，呂宋人，来自林加群岛、马鲁古群岛、斑达群岛、帝汉、马都

拉、爪哇、巽他群岛的，还有从巨港，占卑，因陀罗基里，阿鲁，帕塞、
帕提尔，马尔代夫等地方来的（Cortesao 1944:268)。

从上长长的一列名单，我们可W知道当时满剌加作为文明互动中必

是名副其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皮雷斯曾说在满剌加经营贸易的那些爪哇大贵族家庭
都在马六甲设有代表。关于这些豪商，皮雷斯说他们"不是在那个国家久
居的爪哇人，他们是在那里定居下来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克灵人的后裔"

(Cortesao 1944; 182)。

从葡萄牙人的记述，可了解到在郑和下西洋[后，发展到15世纪

末，位于海峡最狭窄地带的强盛的满刺加王国控制着世界贸易航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满刺加也就掌管了贯穿东西方航路生命线的钥匙，从而

形成一个繁盛的世界文明互动中必。

满剌加成为世界商人云集的城市，当时世界上各种商品的交易中必。

贸易物品本身具有文明的重要内涵，交易由从世界各地航来的海船停靠在

满剌加海港一带实现，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也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

洲。通过贸易活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进行着。皮雷斯说，当

时在满剌加的街道上行走，可听到不下84种不同的语言。他的话虽有

夸大之嫌，但却也说明了满剌加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繁华。他估计在1509

年时，城内的外国商贾约有4,000人之众，其中1,000人为是从古吉拉特
来的(Cortesao 1944: 254-255) o那就是说是从印度来的。这一点不仅在葡

萄牙人的记述中，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史籍中也有表述，如成化二十一年

(1485年）有撒马儿罕往满剌加"求买狮子"、弘治十八年（1505年）有

琉球国往满剌加"收买贡物"的记载（傅翰等1962,卷266;毛纪等

1962,卷218)，在何乔远《名山藏）中，记载满剌加时用了 "诸香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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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形容等等（何乔远1993)，都可兑反映出满剌加已成为一个繁盛的国

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事实。

满剌加贸易最繁忙的时候是每年11、12月至次年4、5月间，这时季

风给贸易带来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商船。中园船只是在每年在11、12月

间，乘东北季风到满剌加的。从中园运去了大量的丝網、锻阳、生丝、瓷

器，还有藤香、棒脑、硝石和铜铁器及大黄等各种药物。在满剌加换取来

自西洋，也就是印度西商人运来的珍宝、香料、象牙、玻璃器皿等货

物。《马来纪年》记载了满剌加通商的情景："不论上风和下风的行商，

也常到满剌加，当时非常热闹。阿拉伯人称这地方叫做马六甲（Malakat)，

意思是集合各商贾的市场，因为各种族各样的商贾，都常到这里，而当地

大人物们的行动也极为公正"（许云樵1966: 130)。1511年葡萄牙果阿

总督阿尔布克尔克说："我确实相信，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在我们

所知道的lit外还有另一条航线的话，那末他们必然将寻找到马六甲来，因

为在这里，他们可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说得出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
(Afonso de Albuqueque 1970: 118)。这里道出T满剌加作为香料芸萃中必
的地位。看到了这一点的皮雷斯说："无论谁是满剌加的主人，其手便呢

住了威尼斯的咽喉"（Cortesao 1944: 287)。

反映在中罔史籍中，记载满剌加与中围的贸易物品琳巧满目。按照明

朝的规定，满剌加朝贡使团，贡道在广东。根据吴中修的成化《广州志》

记载，海外各国止产贡物计有10类，经过与《明会典》中满剌加闻贡品

对照，宝类中的象牙、犀角、鹤顶、珊瑚；布类中的西洋布；香类中的速

香、黄熟香、檀香、乳香、幫薇水；药类中的阿魏、没药、胡椒、了香、

乌爹泥、大风子；木类中的乌木、苏木；兽类中的狮子；禽类中的踏猶

等，都是来自满剌加闻的进贡物品（Cr州志》；申时行等1988)。2其中

大多明显不是满剌加国±产，这显示出郑和下西洋后，满剌加已成为国

际商业贸易集散地的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皮雷斯记录了忽鲁漠斯与亚T等港口的贸易，指出坎贝是

商人的重要集结地，从那里他们运载货物"在王月间启航直接到马六甲
去。"他们带到马六甲去的货物中最大宗的是布阳.，而带回的主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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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T香，豆寇、肉豆蔑、檀香、小粒珍珠，一些瓷器，少许糜香；他们
带了大量药用沉香，最后还有一些安息香，他们满载这些呑料，还有适量

的其他东西其他货物包括金、锡、大量的扫丝和網锻、彩丝和珍贵的
鸟类。霍尔认为；"这就是马六甲在十五世纪末(极其罕见的速度升到世

界上的重要地位的秘密"（D‘G‘E•霍尔1982: 286) 0值得注意的是，一

方面大批产自印度的布匹运到满刺加，另一方面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发现

在郑和下西洋[后，在多部明代史籍中，原产印度的西洋布已成为满剌加

对明朝的朝贡物品。如《正德大明会典》记满剌加国"贡物" 33种，其中

有"西洋布"；黄省曾〈姻洋朝贡典录》记满剌加国"其贡物" 32种，也
有"西洋布"馈省曾1982： 41)；黄衷m吾》提到："民多饶裕，南
和达一家，胡椒有至数千解，象牙、犀角、西洋布、珠贝、香品若他所蓄
无算"。（黄衷1863)严从简〈練域周咨录》根据《会典》，载"其贡" 33

种，"西洋布"也列在其中（严从简1993; 290)。值得注意的是，早于

上史籍的明朝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化明一统志》（李贤等1990,
卷90)，记有满剌加国的"王产’，却见赫然有"布"已列在其中。此时距

离郑和第走次下西洋时间不太远，我们知道，满刺加本地不产布，这里所

见的"布"应该说是来自印度。

繁荣的满剌加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西方航海东来，才结束了黄金时

代。

兰、世界文明互动中如聰起的启示

明满友好关系的建立，保证了海峡要冲之地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中

园通往西洋的海路畅通无阻，这正是巧和下西洋重要使命之一；从而郑和
下西洋的另一重要使命，也就是贸易西洋宝物的使命，才有可能完成。由
此看来，满剌加对于下西洋的确是至关重要的；而下西洋对于满剌加的兴
起，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交通与贸易、和平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下西
洋开通海路，给海峡带来了和平的生活环境和贸易的繁盛发展，推动了满
剌加的迅速禍起。因此，郑和下西洋带给满剌加兴起的机遇，同时满剌加

对于郑和下西洋远航的成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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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国王成功地与中国在政治上结成紧密关系，从而摆脱了遣罗的

控制，迅速兴起。这个马来人占大多数的马来王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

逐渐发展成为义满剌加为中必的东西方商业贸易集散地，更进而形成了一
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必。美国学者泰勒指出："马六甲的建立和伊斯兰教的

出现标志着马来历史的开端"。又说："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马来历史可

liU兑是从马六甲才开始的"（尼古拉斯•塔林2003: 144)。从东南亚作为

-个整体的研究思路考虑，我们认为郑和下西洋开通海路，其间满剌加如

一颗新星在马来亚升起，它的兴起导致了文明互动中私的迂徙。印度、西

亚自古来是世界文明互动的中必，由人类文明史来看，重要的是，此时
马来语成为当时的商业用语，讲马来语的满剌加形成一个繁盛的国际商业

贸易中必，完成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如的空间转移，带来的是东南亚的整体

凸显。满剌加的厕起，标志马来人的蜗1起，也就是东南亚的晒起。其间，
中国移民起了重要作用。

满剌加的和平晒起，有利区域稳定和发展，有利国际贸易网络的形

成，也有利世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一个国家地理位置和领±特征是国

家政治命运和历史命运的重要因素，满剌加王国的兴起，说明了空间关系

与文明中必兴衰的影响。然而，在东南亚，为什么是满剌加而不是别的国

家成为世界文明互动中也呢？地理因素只是其一，满剌加国王能够及时抓

住机遇是其二，巧和开通海上通道的作用，是其兰，最终，明满友好关系

的建立是根本保证。明朝对于满剌加没有领止要求，曾将船只赠送给满剌

加国王"归国守±"，维护国家和海上安全；而满剌加国王允许中国船队

在他的国±上建立官场，设立仓库，存放集结货物，使远航得颐利进

行，二者互相信任，共同创造或者说促成了一个国际商贸中必，也就是一

个世界文明互动中也的兴起。两国在互惠互利原则下友好关系的建立，是

-个双赢的过程。

郑和是世界的郑和。和平与发展是今天时代的主题。回顾[往，明满
友好关系光辉灿烂的一页，无疑是历史上和平与发展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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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外，谈迁《国棺》卷一互载："永乐互年六月己卯，命太监郑和等媽劳古里、满
刺加诸国"（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54-955页）。查《明实录》，当时满刺加国使臣
尚未来朝，何来"踞劳"？观其后文"所经国"将忽鲁读斯、天方尊一并列入，知
其将第一次与第四次W后的所经国混淆，故不足为据。

2万历十五年（1587年）成书，申时行等纂修的《明会典》卷一 0六《朝贡》二，详
细记载有满刺加国的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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